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
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
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
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之后，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是抉择一切诸法无自性的殊胜论典。
 
全论分三：甲一、初义；甲二、正释论义；甲三、末义。
甲二、（正释论义）分二：一、总义；二、别义。
乙二、（别义）分二：一、明依世俗谛的道次第；二、释胜义谛的道次第。
丙一、（明依世俗谛的道次第）分二：一、明由断除四颠倒门修习中士意乐发起愿菩提心之轨则；二、明发起行菩提心已而学菩萨行之轨则。
 
丁一、（明由断除四颠倒门修习中士意乐发起愿菩提心之轨则）分四：一、明由广思维念死门断除常执颠倒之理；二、明由修有漏身皆苦之门断除乐执颠倒之方便；三、由思维生死体性的不净门断除净执颠倒之方便；四、示于有漏法不应执为我及我所之门而断除我执颠倒之方便。

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主要是破除乐执。世间上的人们认为在三界轮回当中有快乐可以追求，故而不惜造很多罪业，这是很颠倒的非理作意。为了使修法众生能够精进修持，生起出离心，圣天菩萨用殊胜的智慧破斥了世间种种认为快乐有自性，或者认为三界当中有快乐的颠倒执著。我们学习之后就能了解三界一切都是痛苦的本性。

戊二、（明由修有漏身皆苦之门断除乐执颠倒之方便）分三：一、于粗身修苦之理；二、佛说身苦之理；三、修习行苦之理。

己一、（于粗身修苦之理）分三：一、略说保护具苦之身；二、广说修苦之理；三、破除乐有自性。


庚二、（广说修苦之理）分七：一、思维此身多分为苦受；二、思维不需勤作而苦易生；三、思维身不超越苦之本性；四、思维胜劣皆为苦所损恼；五、思维痛苦具大力；六、思维乐受如身中客；七、思维身之本性是苦而生厌离。

辛二、（思维不需勤作而苦易生）分二：一、若喜少乐也应畏多苦；二、贪身如同爱仇敌。

壬一、若喜少乐也应畏多苦：
 
学习了前面的内容之后，有些人认为如果去追求安乐的话也是可以追求得到的，追求到安乐之后不是可以把痛苦压伏吗？就不需要畏惧痛苦了吧？下面圣天菩萨对这种邪执进行破斥。

如欲能得苦，乐岂能如欲，
汝何重稀者，多者何不畏。

在整个三界当中现见痛苦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但是安乐绝对不是随心所欲可以获得的，既然是如是的本性，你为什么对非常稀少的安乐如此重视，而不畏惧很多的或者很严重的大苦呢？

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说“如欲能得苦”？因为痛苦是三界的本性的缘故，我们什么时候想要获得痛苦，随心所欲马上就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现量就可以获得很多痛苦，身体方面的痛苦，心方面的痛苦等等，有很多因缘可以导致我们产生痛苦。反过来讲“乐岂能如欲”？快乐没办法随心所欲地获得，并不是想要获得安乐就马上能获得。因为在整个世界上快乐本身就是很稀少的东西，你相续当中产生一个分别念想要获得安乐，这是很难的。世界上很多人拼命追求快乐，但是真正追求到快乐的人非常稀少，而且我们现量见到人们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经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世间人想要离开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痛苦经常就在自己的身边，很容易遇到。

“汝何重稀者”，如前所说的愚痴人，为什么要去追求或者看重非常稀少的安乐，认为这个能够得到，能够压伏痛苦？这是非常愚痴的颠倒。“多者何不畏。”对于很多很严重的，现量摆在我们眼前的痛苦，为什么不生起畏惧？应该生起畏惧心。

比喻中说，一个盗贼挖开国王的仓库偷取金银珠宝，他把这些金银珠宝偷到手的时候，认为获得了很大的快乐，他认为通过这些金银珠宝可以发财，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他的对境是很严厉的，他偷盗的是国王的财物，国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下面有很多大臣肯定要去调查，一旦把他抓获，那个时候所受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你现在一方面对获得的少许财物非常希求，为什么你不害怕一旦被国王抓住的大痛苦呢？如果不害怕的话，就是短视者，眼光太近，认为能够通过这样获得安乐。

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整个三界轮回当中的不明事理的众生也是同样如是，为了追求一点点微小的安乐，对于长远的强烈的痛苦没有产生畏惧。这完全是不应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舍弃这方面的执著和追求，好好修持正法。

壬二、贪身如同爱仇敌：

有些人认为只要通过很多资具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就可以获得很多安乐，使痛苦的本性转变。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已得安乐身，反成众苦器，
重身与重怨，二者实相同。

现在通过各种方便使自己的身体享受到了一点点安乐，但是能不能使自己获益呢？没办法的，反而使自己的身体变成了苦器，加重了它受痛苦的程度。从这方面观察，爱重身体和爱重怨敌是相同的。对自己的身体非常重视肯定会引发很多痛苦，就好像你对怨敌非常看重也会引发很多痛苦一样，二者在引发长时间痛苦方面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对身体不能过于重视。

这个颂词所讲的意思和《入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很相似，如果我们认为应该使身体受安乐，而经常使用很多资具去保护它的话，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娇弱，越娇弱它受痛苦的机会就会越大，到最后一个微小的痛苦也会使自己的身体感受很严重的痛苦。因此，我们用各种方便让自己的身体获得安乐，是不是反而令自己的身体变成充满众苦的器具了呢？绝对是的。

我们看世间人，如果身体也好、心也好，经常受到各种痛苦的磨炼的话，他在遇到重大痛苦的时候就能安忍，何况是小的痛苦呢，更不能伤害他。如果平时娇生惯养惯了，遇到一些微小的痛苦都没办法安忍，努力要使自己过得安乐，比如自己眼根所见要是很舒服的东西，耳根所听要是美妙的声音等等，如果习惯了这样的话，一旦离开了这样的对境，或者对境稍微变得恶劣一点的时候，自己肯定就没办法忍受了。很多人可能会大发雷霆，相续当中会产生严重的痛苦，这一切都是因为太爱护自己的身体了，使自己的身体成了受更多痛苦的器具。

因此，对自己的身体太过于看重会如是地引发各种各样的痛苦。尤其是作为修行者，在佛经当中讲，要修持很多苦行，如果我们一方面想要修持出世间的正道，想要获得涅槃的安乐，一方面又舍不得轮回当中的种种妙欲，想自己过得好一点，很多人希望在美满的环境当中修持正法，一切都具足的条件当中修持正法，一方面要享受轮回当中的欲乐，一方面想获得出世间的安乐，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华智仁波切也比喻说两头的针想用来做缝纫是很困难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如果对轮回的欲乐看得很重，最后肯定自己会追求这方面，因为无始以来已经习惯了，对解脱道方面的追求肯定会薄弱的。如果想要获得解脱道的安乐的话，必须要放弃对轮回种种妙欲的追求和贪执。因此我们在修行正道的过程当中，不能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重要，如果过于娇养，过于爱护，只能产生各种痛苦。就好像重视怨敌一样。

在讲记当中讲，重视怨敌就是把怨敌看得非常可怕，非常重视他的话，就会经常受到他的要挟，有的时候乃至于怨敌走到自己身边，或者说一句话自己就认为他要伤害我了，自己的身心非常虚弱，太过于看重怨敌的能力，太害怕怨敌的缘故，怨敌的一举一动都会使自己生起很大的恐怖，受到很大的痛苦。重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通过分析，爱护身体和爱护怨敌是没任何差别的。

比喻中讲到，一个人在做马夫的时候，他睡在非常坚硬的木板上，非常痛苦，国王看到他，对他生起怜悯之心，把他召到王宫中，让他睡在非常柔软的床垫上面。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很舒服的，但是养成习惯之后，在自己的床上出现一点小小的石块，或者一粒小芥子这样的异物的时候，他就辗转反侧睡不着，感受很大的痛苦。

通过这个比喻对应，刚开始的时候一切众生都是处在痛苦的本性当中，感受很严重的痛苦，就像这个马夫刚开始睡在硬板上；后来国王让他睡在软垫上，就好像众生通过各种方便得到一些资具，使身体感受到种种安乐；再后来马夫的床上出现一点小小的东西马上感觉非常痛苦难忍，现在众生也是同样的，很多人通过外境保护自己的身体，使自己的享受非常圆满，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享受之后，一旦失去这些欲妙或遇到小小的违缘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严重的痛苦。

比喻和意义对照，我们现在对身体太过于爱重的话，只会引发今生和来世的很多痛苦，没办法使修行人正确地修行正道。

辛三、思维身不超越苦之本性：

无论如何身体的自性就是痛苦，我们使用什么方法都没办法超越这种本性而获得另外一种安乐，或者通过各种方便使身体的痛苦的自性变为安乐。

很多人想找很多理由成立安乐是有自性的，或者说痛苦可以转变为安乐，他们要成立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以后在潜意识当中都会想安逸，想成立轮回还是有安乐可言的，但如果要修持出世间的正道的话，必须要感受很多的痛苦，要修持出世间的正法的话，很多世间的欲妙要舍弃。作为一个修行人，智慧没有坚固的时候，对一切轮回欲妙的贪执很难以马上断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内心当中就发生了矛盾、冲突，他很难真实马上舍弃这种快乐的缘故，就会自然而找很多理由，想要成立安乐是存在的，有自性的，所以就会提出很多问题，或者冒出很多邪分别念。所以颂词当中频频出现这样的理由，那样的理由，都是想要成立安乐是有自性的，应该寻求安乐的观点。

身虽久享受，不能成乐体，
谓他胜本性，此定不应理。

自己的身体虽然长时间的享受快乐，但是因为快乐是外来的，本身是痛苦的自性的缘故，所以“此定不应理”。因为身体的自性是痛苦，而安乐需要依靠他缘而产生，所以你认为可以通过他缘超胜或转变身体痛苦的本性的话，绝对是不应理的。

很多人今生当中长久修持比较圆满殊胜的善法，通过这种善业也许在后世会引发比较长时间的快乐享受。我们现量见到，今生当中有些享受比较圆满的人，可以推知他上一世肯定修习过比较圆满的福报。身体虽然如是享受了长久的快乐，但是能不能使快乐变为身体的自性呢？“不能成乐体”，身体不可能变成快乐的本体，只不过自己的福报比较长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安乐的时间长久一点而已，本体是不可能转变的。

前面也分析过，身体是痛苦的本性，通过他缘所获得的安乐，不管时间再长，显现上安乐的觉受非常强烈，但也不能使它变成身体的自性。如果你认为通过修持善法的他缘能够使自己身体的本性转变成快乐的话，绝对是不应道理的。

就好像比喻当中讲到的，自然界里有很多稀奇的事情，乌鸦会抚养小杜鹃，它从杜鹃的蛋开始孵化，等小杜鹃出来之后再抚养它，但不管如何努力，杜鹃的自性是没办法变成乌鸦的。乌鸦长时间孵化了它、喂养了它，使它能够独立的生活，有这么大的精进努力能不能使杜鹃变成乌鸦呢？没办法的。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自己身体的自性方面，或者在整个三界轮回当中，这样的痛苦是一种自性，不论暂时感受到什么样的快乐也是没办法转变的。有些天人在几个大劫当中享受安乐，我们不能想他享受的安乐很长，所以是有自性的。绝对不会的。我们见到佛经当中记载的这些天人，福德尽了之后还会堕入恶趣，还会堕入地狱，还会重新受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安乐只是暂时性的，绝对不是真正的本性。

了解了这样的世俗本性之后，世尊就教导我们要看破轮回，修持出离心，修持殊胜的解脱圣道。这个颂词就是讲到痛苦的本性不可改变的道理。

辛四、思维胜劣皆为苦所损恼：

世间有比较殊胜的士夫，也有比较下劣的士夫，二者都没办法离开痛苦的逼恼。这里就是破斥有些人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变成了世间的殊胜者、伟人、富翁等等，就可以远离痛苦。这也是一种邪颠倒，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从真正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胜者为意苦，劣者从身生，
即由此二苦，日日坏世间。

胜者，就是世间比较殊胜的大人物等等，这些人是恒时被意苦所逼恼的，而经常做苦力的、乞丐这些下劣者恒时被身体的痛苦所逼恼，既然胜者和劣者都受痛苦所逼恼，没有任何人能从痛苦中脱离，所以世间上的人是被痛苦日日毁坏的。“即由此二苦，日日坏世间。”心苦和身苦这两种痛苦，每天、每个刹那都在毁坏世间有情身体和心的相续。从各方面观察，没有一个真正值得信赖之处。这里破了一些人的侥幸观点，认为如果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比较殊胜的人就可以脱离痛苦的逼迫，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这里讲到了胜者和下劣者，为什么不讲中等者呢？中等者夹在中间，有时候稍微超胜一点就靠近胜者，有时候下劣一点就靠近下劣者，所以没有单独讲中等者。肯定可以包括的，胜者都有痛苦的话，中等者肯定是有痛苦的。

胜者，我们也知道世间上所谓的总统、明星，知名人士等等，他们在世间当中感受到了很多的悦意之处，很多的安乐，很多的圆满。在有些人的眼中，看到他们平时频频出席宴会，经常坐着高档的轿车，享受着别墅，看到的都是他们比较圆满的一面，但是他们的痛苦一般人很少能看到。一般没有神通的人根本不能了解他们内心的痛苦，胜者失意的时候在家中痛苦的时候，他们也是看不到的，所以就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认为只要变成高位的人就有办法脱离痛苦。

实际上这样的胜者经常被意苦所逼恼，他们的相续当中经常要感受心的痛苦。比如说总统，虽然在任的时候非常风光，但一旦面临换届的时候，他心相续当中就非常苦恼，想很多很多方法要保持住自己的选票，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尽量要争取连任。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要感受很多痛苦。如果侥幸连任到了，第二届届满的时候，真正的痛苦来了，因为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只能连任两届，不可能有第三届，所以真正要下台的时候，他就很痛苦，没办法接受。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国家大事，比较麻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更是日日夜夜无法享受生活，睡觉也睡不着，吃饭也吃不下。这些痛苦一般人很难去思维，如果去思维就会觉得当这些总统，这些高位的人还是非常麻烦，还是有很多痛苦的，他们的意苦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世间的明星，当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受观众追捧的时候，钱财各方面也是非常圆满的，掌声鲜花经常伴随左右，但是一旦他们慢慢衰老的时候，或者不再受欢迎的时候，他们的痛苦也是很明显的。或者虽然还没有到来，但时时刻刻都要忧愁如果自己有这一天怎么办。所以他们的痛苦也是很明显。

所以说“胜者为意苦”，世界上的胜者是被意者所逼恼的。这里只是讲到意苦，是从主要的角度而言的。他们身苦有没有呢？肯定也有。就算他们吃穿各方面都很圆满，但身体上面的痛苦还是要感受的，只不过因为他们的生活资具比较圆满的缘故，相对来讲身苦比较少，但是肯定有，比如生病的时候、摔跤的时候等等都会感受身体的痛苦。

从劣者来讲，如世间的乞丐，没有获得高位的，钱财比较贫乏的，没有权力的，经常受到别人欺负的，这样的劣者也是经常感受很多严重痛苦。比如说乞丐，经常感受身体饥饿、寒冷等痛苦，还有受到别人打骂的痛苦。还有做工的人也同样的，虽然天气很热，或者天气寒冷，或者生病的时候，或者自己很不愿意去做工的时候，但是也没办法，必须要去做，必须要生存，要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生活的时候很多很多痛苦源源不断地产生。所以这里说“劣者从身生”，劣者的痛苦主要是从身体产生的，那有没有意苦呢？肯定有，而且很大。因为他生活贫乏，或者身体感受痛苦的时候，他的相续当中肯定是不悦意的。这里是说因为他们缺乏资具的缘故，他们的痛苦主要是从身体产生的，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苦。

所以从两方面分析，不管是胜者还是劣者，两者都完全离不开痛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身苦和意苦的原因，世间上的有情每天都在被痛苦所摧坏。认识到如是的体性，就会使世间人或者修行人清醒地认识到不应该追求胜者的地位，胜者实际上也是每天被痛苦所逼恼的。

比喻中讲到，有一个驯象师掌握驯象的技巧比较圆满，他通过自己的本事，用铁钩驯服了野象，受到了国王的嘉奖，国王按照当地的习俗画他的画像，给了他很重的赏赐。他自己一方面获得赏赐的时候是很欢喜的，但受到这样的安乐的同时，心相续当中又生起一种意苦，时时担心如果自己以后一旦不慎，驯象失败了，肯定国王会不高兴，会剥夺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种种权力，还要受到很多惩罚，每天都在担忧会不会从高位上堕下来感受痛苦。所以他虽然获得了奖励，也是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

还有另外一个驯象师，他的技艺不如前面这位驯象师，经常失败，国王很不高兴，经常用鞭子抽打他的身体，他在身体上面感受痛苦。所以不管是胜者也好，劣者也好，都要感受或者心的痛苦，或者身体的痛苦。从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三界轮回中的众生，不管是胜者也好，下者也好，都是被痛苦所逼迫的。

当然从这个颂词来讲，主要是针对人道。相对来讲，天道不一定有这样很明显的意苦，但是经典中也讲到天人中有些福报比较浅的也会受到大福德天子的欺凌，他们相续当中也有这样的痛苦。天子堕落的时候，身体和心也都是要感受痛苦的，身体方面不是很明显，心方面的痛苦是很明显的。还有在佛陀《本生传》里也看到，帝释天王看到菩萨修菩萨行的时候，就非常害怕菩萨修苦行是为了夺取他帝释的位子，非常忧愁。虽然不是很明显，但还是有的。色界天虽然不具足欲界天的痛苦，但还是被痛苦所逼迫的，还是在行苦和变苦当中，没办法离开。

这里“胜者为意苦”主要是针对人道来讲，如果不分析清楚的话，就会认为虽然欲界当中，人道当中有这样的痛苦，但如果获得无色界的果位，或者色界天的果位，天人的果位，是不是就没有痛苦了呢？这部分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行苦，或者从整个轮回长远的角度来讲，这种观点还是彻头彻尾错误的，因为他必定还是要堕入轮回当中受更严重的痛苦。

所以我们在思维这些颂词的时候，应该从方方面面系统地思维，才能使自己真正对轮回的体性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如果泛泛地思维的话，对自己相续当中的感受就不会很大，自己发起的出离心不会稳固，不会广大。

这些颂词肯定是有殊胜的意义的，不要认为好像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很多上师也讲，诸佛菩萨的论典，对众生解脱没有帮助的一句话都没有，一个字都不会有的。我们现在认为对我们没有帮助，只是一种邪执，实际上不是从这个方面就是从那个方面对我们趣向正道，发起殊胜的意乐修正法肯定是有各种帮助的。

辛五、思维痛苦具大力：

在整个三界轮回中，痛苦的能力是最大的，其他的安乐的能力在痛苦面前变得非常微弱。有些人就想虽然有心苦和身苦经常逼迫众生，但是我如果努力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乐受，这个乐受的时间也非常非常长的话，就能够压伏痛苦，断除苦受。针对这样的邪执，圣天菩萨讲，你的快乐是颠倒分别而产生的，而分别是随着痛苦而转的，无有自性的，无常的。在三界轮回当中，身体的本性除了痛苦之外，再没有更大能力的，痛苦的势力是最大的。痛苦的势力可以转分别心，分别心一转，安乐就不会有了。从这个方面一推理，痛苦在整个三界轮回当中力量是最强大的。

乐由分别生，分别随苦转，
是故除苦外，更无大力者。

众生认为有一种安乐可以执取，但是圣天菩萨说你这种安乐是分别心产生的。我们可以现量观察，我们现在所谓的安乐，比如眼睛看到色法的时候，乃至于身体触到外境的时候，就认为有一种安乐产生，但这个安乐实际上是通过分别而产生的。比如说这个外境，色法的对境上有没有快乐的自性呢？没有的。以前我们学《智慧品》抉择空性的时候也分析过，虽然现在不是在抉择空性，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观察。

如果在外境上真正有一种快乐的话，那么自己接触的时候所生的安乐就不是邪分别，是对的，因为在外境上确实有安乐可以获得的。但是外境上的安乐有没有办法真实成立它的自性呢？没有办法的，外境的本性是有漏法所摄的，是痛苦的自性。虽然它本身没有苦乐的感受，但是因为三界轮回全部都是痛苦（有漏）所摄的缘故，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没有快乐可言。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无记性。几种不同意乐的人看同样的外境会产生不同的观念，有些人认为这个东西好，有些人认为这个东西不好，所以在外境上绝对没有自性存在。比如一盘甜食，上海或南方一些地方的人就认为非常好吃，但是对一个四川人来讲，他吃惯了麻辣的东西，就吃不下去。反过来说，麻辣的食品四川人觉得非常好吃，离开了就不行，但其他地方的人可能觉得这个跟毒药一样。所以在这个食品上好吃和不好吃的自性都没有，它是一种无记法。心的分别认为它好吃或者难吃，在外境上不存在如是的体性。

我们看一个色法的时候，比如一个有情众生，我们认为很好看，生起贪欲心，但一个不净观修成的人看的时候就特别的厌恶。我们见到有情认为他好看，生起一种愉悦的贪心，这是一种分别，而且是邪分别。以上是以色法为例，声音、味道、触觉都是如此。我们现在感受的快乐不外乎就是通过这些外境产生的。我们在心相续当中分别的时候，在想以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不从外境中产生？也是从外境中产生的，只不过是以前的外境，你感受了，在心相续当中有一个回忆，回忆这个外境的时候产生安乐。

所以我们身体的安乐也好，心的安乐也好，这一切的安乐都是通过外在的物质产生的，这个物质上面不存在一个真正安乐的体性。尤其是用佛经来观察的时候，外在的东西自性是什么？比如前面我们说一切轮回的自性不是常有的，是无常，不是快乐的，是苦性的，所以它们的本身是痛苦的，但只不过是通过你自己的邪分别执著的时候，你认为它是安乐的。所以这里说“乐由分别生”，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可以诚信，现在我们的安乐都是自己的分别心产生的，也就是说快乐的因是分别心。

那么分别心又是如何呢？这里讲到“分别随苦转”，分别是无有自在的，无常的。如果有自在的话，那么每个众生都想受安乐，它的因有自在的话，果就有自在，众生就永远享受安乐。但实际上分别心不是有自性的东西，它不是常有的，它会转变的，是无常的。它随痛苦而转。既然分别心这个因都被痛苦转了，快乐怎么会不转呢？

“是故除苦外，更无大力者。”你认为获得一个很强的安乐可以把痛苦转变，你认为快乐的力量是很强的，实际上通过理论观察，在三界轮回当中痛苦的力量是最大的，除了痛苦之外，没有一个比它力量更大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便，通过其他的助缘产生很大的安乐之后，把痛苦的自性转变，实际上是没办法转变的。这是它的自性。这种邪分别必须要打破。

这个意义很深，对我们平时调伏烦恼，认识到一切都是苦的自性意义非常深。我们仔细思维就会知道，现在我们的种种快乐都是虚假的，是自己的分别心产生的，而且自己的分别心往往都是被无常所转变的，都是被痛苦的自性所转变的。所以经过观察，快乐是虚假的，痛苦在名言的自性当中是真实存在的，没办法改变的。

比喻中说到，以前有一个男子，娶了两个妻子，其中小妾所生的孩子很早就死去了。当正妻的儿子长大的时候，对母亲非常恭敬孝顺，小妾就非常悲伤，经常痛哭。其他人以为她是因为死去的儿子悲伤，劝她不要再哭了，她说我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悲伤，而是因为正妻这个活着的儿子而悲伤。后来正妻的儿子也死了，她就非常安乐，因为她的希望实现了。在有智慧者看来，她的这种安乐是分别而产生的，是一种邪分别。本来丈夫的正妻的儿子死了，作为亲戚还是应该悲伤的，但她没有悲伤反而产生安乐，这就是一种邪执，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快乐的东西。

比喻对照意义，刚开始的时候，众生都是在感受痛苦的，就好像小妾的儿子死的时候，她非常痛苦一样。后面别人的儿子死了，她生起安乐，就好像现在轮回当中的众生，在感受外境时看到一个好东西的时候，或者正在享受欲妙的时候，就认为这是好的，实际上对境并不是真正值得生起快乐的因。我们现在接触到外境，享受到欲妙，就感受快乐了，但这个快乐完全是分别心的境界，就好像小妾听到别人的孩子死的时候生起快乐一样，对方的死本来不是生起快乐的因，但自己生起了快乐，这是一种分别。

[bookmark: _GoBack]我们享受美食的时候、听好听的音乐的时候、看到好看的众生的时候，音乐、美食这些对境也不是引发我们快乐的因，这个是苦的本性，但是我们产生快乐了，来源是什么？就是分别心，完全是随着分别心而转的。所以快乐不但没有自性，而且是跟随痛苦而转的，就像这个小妾所生的安乐也是跟随痛苦而转的，跟随正妻的儿子死的痛苦，她的分别心认为有一个安乐。真正观察的时候，这个安乐的产生就是在跟随痛苦，根本没有脱离痛苦的范围。我们现在执著各种各样的外境也是在跟随痛苦而转，没有真正的自性。

这个比喻比较不好理解，但是多看几次，比喻、意义多对照几次，应该可以把这个颂词通达，知道圣天菩萨所讲的殊胜密意。
